
� � 武汉的一群车队志愿
者， 被当地人称作‘摆渡
人’。 粗略估计，这一群体
已超过千人。 这群志愿者
中，最活跃的大部分是 90
后，最小的是 1998年出生
的， 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
热情化解了部分人员暂时
的出行难题。然而，在病毒
面前，志愿者也不能幸免，
有人感染甚至离世。 但更
多人相信， 自己能坚持到
最后， 坚持到抗击疫情结
束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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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志愿者的“摆渡”生活

这些事情必须有人做

田正波也是志愿者车队的
一员， 他每天往返医院三五趟，
负责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怡畅
园社区内有需要人群的出行。

虽然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
驾驶，但田正波说，志愿者们还
是尽可能避免送发热病人，因为
要保证护送的医务人员、社区人
员与司机的安全。

1 月 24 日之后，田正波就没
回过家，“只在中途回去拿了趟
衣服，我让爱人把衣服放在电梯
里。 电梯门一开，我就看到 5 岁
的女儿打着赤脚要跑过来。 ”当
时的田正波正穿着防护服，赶紧
喊她停下。

田正波说，在报名加入公司
组建的志愿者车队时， 他只想
着，“自己是武汉人，要为武汉尽
点微薄之力”， 直到除夕正式通
知上班才敢告诉家人。

在田正波对接的社区，社区
工作人员正一一了解与核实几
千户住户的症状与防护问题。

“不跑车的时候我就帮忙打电话
给住户，核实情况，有出现被感
染居家隔离的患者，我就去相应
的门栋贴告示。 ”田正波说。

田正波所在的志愿者车队
已经奔波十余天，这支不同年龄
层队员组成的队伍，经历了从最
初的“人心惶惶”到现在的“不害
怕”。 用田正波的话来说，大家都
在努力，接送、运输物资这样的
事必须有人去做。

离家十余天，家人始终为他
担着心。 他说，做好防护和消毒，
有信心，要坚持到最后，抗击疫
情结束的那一天。

你会想马上接下一个任务

1月 26日晚， 一条朋友圈里
帮助医院送物资的信息， 让张超
（化名）当即选择加入志愿者车队。
家里人不赞成也没能阻止他。

这些天，他运过物资，也接
送医务人员。“没有时间吃饭，看
到前线医务人员需要很多帮助，
会尽心尽力做。 ”在张超最早加
入的几个微信群里，每天都几乎
不间断发布接收和派发防护物
资、接送医务人员的消息。

“有上瘾的感觉，你会想马
上接下一个任务。 ”一次为了等
物资，张超从晚上 7 点一直等到
次日半夜一两点，“不是一辆车，
是十几辆车都在等”。 还有一次
拉物资，一个志愿者因为一人运
不了， 向已休息了的张超求助，
“那会儿已经半夜两点半了，是
最晚的一次”。

“封城”后的武汉，路上飞驰
的不少车辆都来自各个志愿者
车队。 张超加入车队后的第四
天，他所在的 3 个志愿者群已有
近 1000 人。

这群志愿者中，活跃的大部
分都是 90 后， 最小的是 1998 年
出生的。

“刚开始不管是激情还是怎
样，大家的干劲儿比较足。 第三、
四天接完医务人员，发现有些事
情还是要优先考虑，比如做好自
己的防护。 ”在张超看来，“安全
防护做不好就是做坏事。 ”有一
位志愿者家里有双胞胎小孩，
“我知道后就找他谈， 故意说得
狠一些，告诉他要是他再来跑运
输我就把他踢群”， 后来这位志
愿者改做后勤工作了。

面对疫情
更需要志愿者群体的冷静

实际上， 对这些志愿者来
说，防护物品一直缺乏，最早的
时候， 很多人只准备了口罩、平
光镜和帽子，近期才有大部分司
机穿上了防护服。张超觉得应该
强化部分志愿者的安全意识，他
把收集到的防护知识请医生修
改后， 发到群里，“但文字的东
西，大家都不爱看。 直到听说有
志愿者感染后，很多人才真正重
视起来”。

志愿者大象从很早便担忧
志愿者群体的安全问题。 他曾
是 2008 年汶川地震民间救援
队的成员，有专业救援经验。 12
年前， 他曾在火车上碰到一对
给中介交了 4200 元就为了去
前线帮忙抬水的夫妇， 大象发

现他们没有任何专业救援知
识。 他担心这次武汉的疫情里
也发生类似情况。

大象在接送医务人员外，主
要给志愿者募集物资， 直到现
在， 防护服和酒精都相当紧缺。
在志愿服务初期，有的志愿者曾
不以为然地跟大象讲：“我身体
好得很。 ”

“现在有效调配不足，又缺
乏日常的专业志愿服务培训，此
时更需要志愿者群体的冷静。 ”
大象观察到，目前物资紧缺的状
况略有缓解，一部分志愿者车队
在其他力量补充上来之后慢慢
在退出。

江城勇士
洗刷了我的灵魂

最近几天，曾尧更多的时候
是在武汉市第九医院的留观室
里照看 66 岁的父亲。 父亲 1 月
中旬开始发烧， 当时以为是流
感，月底的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
阴性。 但目前情况并不乐观，曾
尧正在不断地通过各种办法，寻
找一间有呼吸机的病房。

他的志愿者生涯因疫情而
起，也因此而终。

最初为找口罩，曾尧联系上
了校友群里的一位校友付文杰。
媒体报道付文杰时称他是卖房
卖车捐 300 万元物资的 90 后。
从那时起，曾尧就跟着付文杰一
起为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
院等配送急需的物资。

春节期间，父亲身体情况看
似有好转，曾尧也被志愿者的行
动感染，便正式加入付文杰的车
队，归属于物资组。

在曾尧短暂的三四天志愿
者生涯里， 他都是早上九点前
去医院给父亲送完饭就出发送
餐、送物资给医院。“那时候武
汉三镇到处跑， 每天跑掉将近
一箱油。 ”他亲眼看见，医务人
员在物资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冲
上一线， 而身边志愿者四处奔
走不计得失。

“这些对我冲击很大。 ”曾尧
说，“江城的勇士们洗刷了我的
灵魂”。 （据《中国青年报》）

� � 2 月 9 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一位志愿者司机让一位自行来到
发车点的轻症新冠肺炎患者上车后，等待同事告知他目的地。 这位
患者将被送到市内一处方舱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2 月 3 日下午，54 岁的武汉志愿者何辉走了，病因是新冠肺炎。
从除夕到正月初五左右发病，这个 40 人大家庭的顶梁柱一直作为武汉志愿者车队的一员奔波在武汉街头，义务接送医护人员。
何辉的家人回忆，他在加入志愿者车队时曾说：“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 ”
疫情突发，像何辉一样的车队志愿者，被当地人称作武汉“摆渡人”。粗略估计，目前武汉市这一群体的规模超过千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气

和热情化解了部分人员暂时的出行难题。 可在病毒面前，志愿者也不能幸免，有人感染甚至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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